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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九十一
岁的哲学家李泽厚离开
了我们。他为我们留下
的，不仅是一部《美的
历程》，更有大量的哲
学著作和哲学思考。

上 个 世 纪 八 十 年
代，李泽厚曾在“美学
热”中名声大振，被一
代 青 年 人 尊 为 精 神 导
师 ， 而 后 ， 他 远 走 美
国，潜心学术，低调地
走完了自己的后半生。

晚 年 的 李 泽 厚 常
常采用通俗答问的形式
来 展 开 自 己 的 哲 学 论
述，对此，李泽厚有着
自己的一番解释：“哲
学本是从对话、答问开
始的，老祖宗孔、孟和
西方的柏拉图不都如此
吗？“

作 为 李 泽 厚 晚 年
的友人，本文作者马群
林将这一”精神“贯彻
到了他的新书《人生小
纪》当中。下文，马群
林虚构了一段自己与李
泽厚的对话，文中两人
围绕着”什么是哲学“
的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
论。

值得注意的是，本
文形式虽“虚拟”，内
容其实是很“实在”：
文中李泽厚的观点，都
可以见诸李泽厚的各类
论著、文章、书信等，
并有经过李泽厚本人的

修改和增删。

下文选摘自《人生
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
对话》，经出版社授权
推送。

什么是哲学？

科学+诗

马：有的人为名利
活，有的人为儿女活，
有的人为国家民族活，
您为什么而活？

李：我的意愿是为
人类活，所以我的书叫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 我 是 一 位 国 际 主 义
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我欣赏马克思的话，为
人类而工作。我提出的
情本体或者说人类学历
史本体论，是一种世界
的视角、人类的视角，
不是一种民族的视角，
也不只是中国视角，但
又是以中国的传统为基
础来看世界。所以我说
我是“人类视角，中国
眼光”。

马：您曾讲过，哲
学是“科学加诗”。

李：我不认为哲学
只是分析语言的学科，
也不认为哲学只是科学
方法论，不管这种方法
论的范围如何广大，哲
学始终是科学加诗。这
个“加”当然不是两种

事物的拼凑，而是指具
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因素或成分。它有科学
的方面和内容，即有对
现实（自然、社会）的
根本倾向作概括领悟的
方面，但并非某种科学
的经验论证；同时它也
有特定时代、社会的人
们的意向、欲求、情致
表现的方面，其中总包
含有某种朦胧的、暂时
不能为科学所把握所规
定的东西，这些东西又
总与人的本质、人生的
价值和意义、人的命运
和诗情纠缠在一起。每
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
都会赋予这些永恒课题
以 具 体 的 新 内 容 。 所
以，真、善、美这些古
老课题及其哲学探讨，
既 不 断 变 化 又 万 古 常
新，每一个时代、每一
种学派都将对这些涉及
人类价值的基本课题和
语词做出自己的回答和
应用。正因为这些回答
和应用涉及的经常是整
个人生和世界，它就影
响、支配、决定了对其
他许多问题的回答和探
讨。

马：当今社会，哲
学还有什么功能？

李 ： 哲 学 的 功 能
不在感染（诗），不在
教导（科学），只在启
悟 。 所 以 ， 哲 学 是 智
慧，这智慧不是知性认
识，也不是情感陶冶，
而是诉于情理结构整体
的某种追求、探询和了
悟，也即提供某种对世
界 和 人 生 的 意 见 、 看
法 、 视 角 、 眼 界 、 思
路，从而可能给人提供
某 种 生 活 和 心 灵 的 境
界。

马 ： 海 德 格 尔 提
出“哲学的终结”，您
怎么看？

李 ： 海 德 格 尔 讲
的是以希腊哲学为标本
的 、 我 称 之 为 “ 狭 义
的”形而上学的终结，
是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
的本体论，或者叫存在
论，那是用思辨的方式
探 索 B e i n g （ 存 在 ） 的
纯理性追求的某种“终
结”。他认为从柏拉图
到尼采，统统都是形而
上学，都应该抛掉。所
以他说哲学终结，思想
开始。他说自己不是哲
学家，而是思想者。他
认为旧的形而上学没有
了。像胡塞尔、海德格
尔都认为希腊哲学才算
哲学，这都指向超验的
纯粹思辨。

马：2001年西方解
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访问
中国时，讲过“中国没
有哲学”，这令许多中
国学人大为不满。

李：哈，其实，他
是在推崇中国。德里达
指的是“狭义的形而上
学”，所以认为“中国
没有哲学”。中国传统
确实没有本质主义，没
有二元分割，没有本体
论（存在论），没有为
后现代所反对的种种“
狭义的形而上学”的特
征。但中国一直有“广
义的形而上学”，西方
经常把它放在那种纯粹
思辨的语言中处理。但
语言、词语的普遍性意
义究竟何在？翻译的可
能性何来？也成了哲学
问 题 。 中 国 缺 少 遵 循
严格逻辑的抽象思辨，
柏拉图学院高挂“不懂
几何学者不得入内”，
中国便无此传统。这当
然是很大的缺点。但也
有优点。现在西方的所
谓“后哲学”，我认为
就是想从思辨的狭义的
形而上学转变到那种以
生活为基础的哲学。中

国有没有哲学呢？有，
就是那种“后哲学”。
生活大于语言，也大于
几何学，语言的普遍性
意义和翻译的可能性来
自人类衣食住行的普遍
性。所以我说中国哲学
和后现代哲学在这里恰
恰是可以接头的。

思索命运

马：那么，在您眼
里，哲学应是什么？

李 ： 哲 学 思 索 命
运。

马：“命运”？似
乎没人这样讲过。

李 ： 哲 学 到 底 研
究 什 么 ？ 简 单 一 句 话
说，我认为就是研究“
命运”——人类的命运
和个人的命运。人性、
情感、偶然，是我所企
望的哲学的命运主题。
记得是1978年，于光远
召集一个小型会议，会
上谈到什么是哲学、哲
学研究什么，问了许多
人 ， 各 人 有 各 人 的 说
法，都大同小异。问到
我的时候，我说：“哲
学研究命运。”他顿了
一 下 ， 我 也 没 有 继 续
讲 ， 别 人 大 概 也 听 愣
了。（笑）

马：最重要的哲学
问题是什么？

李 ： 人 类 命 运 问
题 。 我 有 世 界 主 义 倾
向，不仅关注中国人的
命运，也关注人类的命
运。当然，中国人多，
解决了中国问题，对人
类有重大意义。

马：最重要的哲学
概念是什么？

李泽厚：
把哲学归还给生活，归还给常人（一）

1979年李泽厚在北京和平里9区13号门一层家中


